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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化導向」作為一種教育治理技術：

面對AI時代的能力取向教育社會學 

王俊斌 

摘 要 

面對隨著AI技術、大數據和演算法的廣泛應用，出現「學習化導向」

現象，教育治理模式也發生顯著變化。本研究首先分析數據治理與AI對於

學校教育的挑戰；進而討論全球化背景下智慧學習是如何影響教育公平和終

身學習，並對「學習化導向」的工具化傾向提出批判性反思；接著再轉向晚

期Foucault治理性與美學式的自我存有，分析教育機構作為社會控制和知識

生產的重要場域，並探討規訓權力與生命權力面對AI技術控制的可能解

釋；最後則分析能力取向的核心內涵，並將之與Parsons、Giddens與晚期

Foucault等觀點加以整合，提出「學習化導向」教育治理應緊扣人性尊嚴與

人權之價值，據以開展能力取向教育社會學的新視野；最後，本研究指出

AI技術雖有助教育品質的提升，不免仍會有教育工具化的風險，故建議未

來研究可進一步探討技術化教育治理如何能更有效地整合能力取向理論，確

保AI時代的教育發展不能僅關注技術效率面向，同時要能以從制度性規範

與主體能動性的辯證，確保教育能支持學習者的實質自由與能力能動性之開

展。  

 

關鍵詞：人工智慧、人工智慧素養、治理性、能力取向、學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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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big data, and 

algorithms, “learnification” has emerged, leading t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educational governance models. This study first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that 

data governance and AI educational applications pose to school education. It 

then discusses how smart learning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ffects 

educational equity and lifelong learning, reflecting critically on the 

instrumentalization tendencies of “learnification.” The study then shifts to 

the later works of Foucault on governance and the aesthetics of self-

existence, analyzing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s important sites of social 

control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exploring possible explanations for 

disciplinary power and biopower in the face of AI technological control. 

Finally, the study analyze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It 

integrates it with the perspectives of Parsons, Giddens, and later Foucault, 

proposing that “learnification-oriented” educational governance should 

closely adhere to core values such as human dignity and human rights, 

thereby developing new horizons for the capabilities-based sociolog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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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findings,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at although AI technology can help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there 

remains a risk of educational instrumentalization. It is therefore suggested 

that future research further explore how technological educational 

governance can better integrate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theory, ensuring 

that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AI era does not focus solely on technical 

efficiency but also dialectically balances institutional norms with individual 

agency to ensure that education supports the substantive freedom and 

capability agency of learner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competency, governmentality, capability 

approach, learn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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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數據治理時代的教育狀況 

若將「數位媒介」或「數位中介」視為社會學研究（特別是hought0）

的新興議題，這一方面會涉及對於傳統社會學理論的修正或擴充，另一方面

則又與面對新社實體（或社會事實）的理解與解釋息息相關。舉例而言，傳

統「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原本是指兩個人以上的連結與互動關係，

旨 在 反 映 人 與 人 之 間 會 如 何 相 互 對 待 或 彼 此 回 應 的 社 會 互 動 （ social 

interaction），當不同社會行動者（ social actor）得以可預期的關係分別被

賦予不同的角度與位置，這也就形成了「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

Giddens（1992）在《親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中的性、愛與情慾》（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提及一種新型態的「純粹關係」（pure relationship），即以「親

密性」內涵的變化來對比不同社會關係的轉變。Giddens認為「純粹關係」

涉及「揭露性親密」（disclosing intimacy），這樣的關係得以產生並維持，

其關鍵必須以人與人的信任為基礎，除了會是現代社會對於個人自由和自我

實現的需求之外，更與傳統社會以經濟因素主導的關係截然不同。  

與Giddens的 觀 察 角 度 不 同 ， Jamieson將 思 考 拉 到 以 數 位 為 中 介 的 全 球

數位時代（global digital age）的場景，在原本「面對面」的社會互動形式

外，加入以數位為中介的媒介關係。當社會行動者身處於數位全球化場域，

個體所接觸的媒介訊息必定會在無形中影響並限制各種社會行動和價值信

念，同時影響個體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結構，這將使得傳統理論無法直接適

用：  

 

如果個人的人際關係愈來愈以數位化為媒介，是否只是需要修改人與

人之間「共同存在」（co-presence that）的假設？還是應該在理論上將

「自我形成」和「面對面」的個人關係分開？（Jamieson, 2013,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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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足以改變時代的關鍵性發明，它必須具有衝擊長期生活習慣、發展

出生產或勞動的新樣態，以及造成社會結構變化等特徵，像是蒸汽機、電力

或網際網路等便是關鍵性技術，差別則在於不同技術形式改變程度的差別，

如同工業革命的技術仍被界定為「客體物」，也就是說，傳統上有關人與非

人、主體與客體、意識與無意識的二元結構並未被完全打破。與此相較，二

十一世紀資訊與數位科技的快速發展，特別是作為工業4.0重要環節的「人

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像是ChatGPT 4.0已具備類似人類邏

輯推理 能 力 ， 由 於它可透過多模態 大 型語言模式 的 「 思 維鏈」 （ chain of 

thought）技術，能夠模仿人類將複雜問題拆解為步驟化的思維方式，也有

如同人類視覺的圖片或影像的辨識能力，因此可透過改善思考過程、提出不

同策略，進而表現出類似人類認知的歷程 。OpenAI在 2023年公布 “GPT-4 

Technical Report”，人工智能的表現已遠超乎人類的一般平均，像是GPT-3.5

在美國律師資格考試（Uniform Bar Exam），成績僅能是後10%，而GPT-4

則已達到前10%的 考 生水準； 學術能 力測驗的閱讀和 數 學 分 數 分 別達到 了

710/800和700/800，表現已十 分 接近頂尖學 生 （Open AI, 2023） 。顯而易

見，AI已能展現某種程度的自主，故不能再將技術物視為是與社會行動者

完全相對的「客體物」，更可能會具備某種擬似人類的主體地位。  

長期以來，針對人之所以需要「學習」？應該要學習什麼？這必定與未

來生活與工作息息相關，如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曾在1965年成立

「國際成人教育委員會」（International Adult Education Committee），並陸

續公布幾份重要報告書， 在 《 學 會 生存： 教 育世界的今日 和明天》

（Learning to Be: The World of Education Today and Tomorrow）將「學習」

的場域擴及學校以外，主張應建構支持終身學習的「學習社會」（ learning 

society）（UNESCO, 1972, pp. 142-143）；在《學習：財富蘊藏在其中》

（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提出終身學習的四大支柱（four pillars of 

lifelong learning） ， 並 更 為強調教 育 應 在 二 十世紀末的 關 鍵 時刻發揮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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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CSO, 1996, p. 12） 。 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

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則是在《關鍵能力的選擇：

執行摘要》（Selection of Key Competencies: Executive Summary）提出「未

來 導 向 」 （ future-oriented） 與 「終身 學 習 」 的概念 ， 主張應 以 「 關 鍵 能

力」來取代傳統學科知識的學習（OECD, 2006）。受到「國際學生能力評

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的引導，

各 國紛紛投 入 “competencies-oriented”的 新 課 程 改革，企圖培育具國際競爭

力 的 人才，據以達成占有全 球 化 經 濟 分 工優勢地位 之目的 （Biesta, 2010; 

Chiang et al., 2024）。  

檢視 AI取 得革命性發展（ 本 研 究 將 AI限 定 在 「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慧 」

（Generative AI）之範圍），它以大型語言模型來學習人類語言、程式語言

及各種知識，進而具備聊天、資料整理與分析和影像媒體創造等能力，並能

據此協助人類能更有效率地學習、生活與工作。由生成式AI開展的「新學

習」樣態，它包括以下核心概念（OECD, 2021, pp. 35-39）：一、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採取類神經網絡多層次運算，透過提供大量的數據（big 

data）來訓練，這使得系統在圖像分析、面部辨識和語言翻譯的表現遠遠優

於以往；二、知識圖譜（knowledge graphs）：提供知識明確呈現方式，像

是根據實體（entities）描述、連結不同實體之間的關係，以及論證、解釋和

規劃等連結各種概念的結構，如同以Google 的知識圖譜來尋找一家餐館，

系統 即 需要結合地點或餐廳類型等不 同檢索條件；三、推理 能 力

（reasoning）：這是人類智能的重要特徵，其本質涉及要能結合事實以得出

新結論之能力，只是AI仍必須以步驟化來表現出推理能力的深度，例如，

詢問某個名人年紀，AI就必須先識別該對象，再找出該人的年齡，AI在某

些專業領域的推理計算深度已遠超出人類的能力。  

毫無疑問，以AI為基礎的「新學習」論述，逐漸擴大其影響力，原本

的素養（ literacy）只是被理解為一組與閱讀、寫作和口語表達相關的一般

性 能 力 ， 各 種 實際技 能 與 解決實際問題 相 關 的 「功能 素 養 」 （ fun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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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cy） ， 或 者 將 視 其 為 一 種 能 力獲得 的 學 習歷程 （UNESCO, 2005, pp. 

149-154），現在則擴展出「AI能力」（AI comptetencies），更有主張學校

教育應從K-12納入AI教育，除協助學習者具備將AI數位資源應用於學習、

生活及工作情境的知識、能力與態度，也應協助其瞭解可信賴性AI倫理規

範的重要性 ， 並培養 其 面 對AI問題 的批判反省能 力 （Casal-Otero et al., 

2023）。面對「新學習」現象，結構功能論與衝突論立場截然不同，前者支

持各種AI技術發展與大數據分析將帶動社會變遷，諸如機器人不只將取代

勞力性工作，將會讓人類有更好的生活品質，且未來學校形式同樣會被改

變，如基本教學工作有可能被AI機器人取代，教與學更容易實施個別化、

適性化與彈性化；後者則認為AI時代將使得許多人類的工作被取代，能力

與努力的功績制度（meritocracy）將更難保證可能社會流動，並讓階級的結

晶化或者世代不正義的問題更為嚴重，而各種類型的AI程式或機器人用於

學校管理、教學工作或者學習問題診斷時，這將使得學校教育場域被數位文

化工業宰制，人（包括教師與學生）將因被去人性化而失去能動性。  

檢視全球教育發展趨向，教育的重心從教師教學轉向學生學習，從學科

知識的精熟轉向關鍵能力的獲得，更為確保未來工作與幸福生活，AI素養

（AI competencies，本研究不刻意區分素養或能力的翻譯差別）的重要也就

更被凸顯。不容否認，這種說法體現結構功能論，又結合新自由主義、全球

資本主義與科技樂觀論，成為極具影響力的論述。本研究選擇批判性觀點，

將「新學習」論述界定為「學習化導向」（ learnification orientation）。這

個觀點主要是依據後結構主義，Biesta（2017, p. 27）指出，當代教育論述

高舉「學生學習成效」的知識生產，卻不經意地忽略「教師教學」面向，這

讓教育關係被窄化單面的為「學習化」（ learnification），更迫使許多教育

問題被邊緣化，像是將學生、兒童與成人稱之為「學習者」，將學校稱為

「學習環境」或「學習場所」，又將教師視為「學習促進者」，更將「成人

教育」轉變為「終身學習」，這些都是「學習的新語言」。Ball與Grimaldi

（2022, pp. 289-290）則以Foucault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為基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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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學 習 化 的 新 自 由 主義部署」 （ the neoliberal dispositif of learnific-

ation），指出學習者看似自主，卻是被置於不可見的微觀權力網絡，這樣

「學習化」的權力部署讓學習者看似自由，且富創造力，卻是使其和新自由

主義更加完美且嚴密地整合在一起。  

本研究將深究「學習化導向」論述所潛藏的新主體化技術，即透過「以

顧客為中心」的消費主義來和「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論述相嵌合之機制，

就如同Foucault開啟的後結構觀點，AI時代可能是一個美好時代，但卻也因

生成式AI的數據治理（data governmentality）形構出一種新知識生產與主體

規訓技術， 生 成 式 AI 技術及 其 教 育 應 用 的發展基 礎 來 自 「 數據化 」

（datafication）與「學習化」，即籍由大量數據的取得、資料存取，以及強

大運算基礎建設，共同支撐AI的強大成長（Knox et al., 2020），卻也因此

更深陷於 「監控資本 主義」 （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的隱形牢籠之 中

（Chiang et al., 2024; Hofmeyr, 2022; Zuboff, 2019）。相較於晚期Foucault觀

點的問題化思維，僅指出不可見權力運作顯然不夠，本研究企圖更進一步探

究能力取向社會學（sociology of capability approach），若能更清楚區分能

力取向觀點與傳統社會學有關行動者（actor）、能動性（agency），以及行

動者在特定脈絡能夠選擇並付諸實現的「功能作用」（ functioning）之差異

（Gangas, 2020; Robeyns, 2017），應有助於對AI時代「學習化導向」治理

技術提出更具積極性的視角。  

貳、全球化長臂影響下的教育論述： 

從終身教育到AI素養 

學校教育應扮演何種角色？又該發揮哪些社會功能？這一直是教育社會

學的核心課題，如強調學校教育應發揮促進社會公平的《普勞頓報告書：兒

童與初等學校》（The Plowden Report: Children and Their Primary Schools）

（Plowden, 1967），或者Coleman（1966）關注教育機會均等之調查，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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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育發展的重要里程碑。與之相較，若以「終身學習」概念的提出及其

影響為焦點，則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重建需求，當時英國即成

立了「成人教育委員會」（The Adult Education Committee），在1919年提

交給國會的報告中，「終身教育」的概念首次被提出，建議應將學校教育延

伸至成人生活，除應給予不同於青少年的教育方式，更應協助成年人具備面

對實際生活的能力（Adult Education Committee of Ministry of Reconstruction 

of Great Britain, 1919, pp. 3-4）。當時提出的「終身教育」是指應提供成年

人接受繼續教育的機會，後來更進一步以「未來導向」（ future-oriented）

作為「終身學習」的變革基礎，強調應給予學習者因應未來生活與新型態工

作所需的各種能力。  

UNESCO（1972）所公布的《學會生存：教育世界的今日和明天》報告

書中，即以全球化的多重遽變為脈絡，指出加速中的全球資本主義將擴大社

會的不平等，新興數位與通訊科技也將徹底改變人際關係，故倡議應以「終

身學習」作為世界各國面向新世紀共同教育的理念，並以人文主義的教育和

學習願景作為貫穿整個生命生存與發展的核心。延續「終身學習」的精神，

1996年又公布《學習：財富蘊藏在其中》，該份報告進一步指出教育應在世

紀交替的關鍵時刻扮演重要角色，提出「學會與人共同生活」（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 、 「 學 會 求知」 （ learning to know ） 、 「 學 會做事 」

（ learning to do） 及 「 學 會發展」 （ learning to be）等教 育四大支柱

（UNESCO, 1996）。隨後，UNESCO又公布了70年來的第三份重要文件，

即 《重新 思 考 教 育 ：朝向 全 球共善》 （ Rethinking Education: 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主張教育的重心應重新回歸「以人為本」的人文

主義精神，強調教育問題的思考不應完全局限於促進經濟發展之功利角色，

應將永續發展納入學習任務（UNESCO, 2015, p. 37）。  

相較於UNESCO係透過預示社會變遷與潛在危機來論述「學習」的必要

性，OECD則是以「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與「國家競爭力」來凸顯

「學習」的重要性，也就是將人力資本作為經濟動能的保證（Chiang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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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OECD的成員國共同於1997年推動PISA，目的旨在瞭解各會員國15

歲學生透過學校教育獲得未來參與社會所需知識與技能之程度，並提出以

「素養」（competencies）的獲得來取代傳統學科知識的精熟：  

 

素養不僅僅是知識和技能，它涉及透過在特定背景下應用社會心理資

源（包括技能和態度）來滿足複雜需求的素養，諸如有效溝通能力是

指可以利用個人的語言知識、良好應用IT的技能，以及與他人溝通的

態度。……個人需要廣泛的素養來應對當今世界的複雜挑戰，但列出

很長的一份清單，列出他們在不同情況下、在某個時刻可能需要做的

所有事情，其實際價值有限，故有必要選擇核心且重要的關鍵素養。

（OCED, 2006, pp. 4-5）  

 

若從經 濟 全 球 化 與 新 自 由 主義的 角 度 ， 所謂 “competencies-oriented”即

為能在全球化經濟分工中占有優勢為目標，國際評量測驗變成國家間教育成

效競賽， 這 不只帶動許多國家陸續投 入 「 素 養 導 向 」 課 程 改革， 更 形 成

PISA評比的國際競賽。面對這樣的情形，Gough（2002, p. 169）曾以「全球

化的長臂」（ the long arm（s）of globalization）來比喻教育（特別是課程發

展）所受到的衝擊，全球化根本不會只有一個單一目標，自然也不會就只有

一個「全球化（跨國、想像）的長臂，這些長臂都來自某些特定地方（特別

是美國與其他經濟強權），將手伸到其他地方。根據Anderson-Levitt（2008, 

pp. 354-355）在〈全球化與課程〉（Globalization and Curriculum）一文中

所述，「全球化長臂」的運作手段及其使用語彙，充分體現全球教育的相似

性，不僅是各國學制，學科科目與課程教材內容也更趨一致，學生中心之觀

點也可在各地聽到，亦皆呼籲應重視課堂民主、自主學習、動手實作、分組

合作學習、方案學習、兒童興趣、使用母語，以及提升閱讀理解素養。  

從二十世紀現代化學校教育的發展迄今，原初的「終身教育」係指國民

應有基礎讀、寫、算等素養，這與每一個人維持生計的勞動能力有關，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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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國民基礎教育與成人繼續教育之投資，並能更進一步支持國家現代化與

工業化轉型。在邁入AI時代後，「新學習」的美好願景顯然又更強化「全

球化長臂」的觸及範圍：  

 

過去十年，完全不同於傳統面對面實體教學，人們見證了線上教學

（online education）的快速發展，也使得當前的技術又更往前邁出一

步。AI教學助理導入教學場域，這更標誌教育新時代降臨，將非人

類助理（nonhuman agents）用來擔任班級管理的導師工作、家教教

師、學習諮詢，或者直接投入教學工作，諸如此類「非人類助理」便

可以被視為「機器教師」（machine teachers），一個新教育時代正

在快速到來。（Kim et al., 2020, p. 1902）  

 

其實已有許多說法反映類似情境，像是AI工具或數位助理的應用能夠

大幅提升教學效率、AI技術會讓多媒體數位教材開發與應用更為便捷、數

據分析能夠提供教師更明確的適性化教學建議、教師成績記錄和出缺席管理

等事務性工作會由AI教學助理接手、教師角色將會轉變學習過程的「促進

者」而非傳授知識的專家、同步AI翻譯工具或對話機器人將會降低學生參

與跨國際化學習的門檻、大量AI學習工具會讓學生自主學習更有條件實現

（Felix, 2021; Guilherme, 2017）。綜言之，有一隻看不見又十分強大的手

正在引導著全球教育走向，而許多研究更以「AI素養」之名來形容。舉例

而言，UNESCO認為目前僅有少數國家著手為教師制定AI素養框架，故倡議

各國教育應盡速填補教師能力的空白，像是為能更積極面對由AI所重新定

義的 教 育 場 景 ， 應幫助教師掌握AI的 技術與 應 用 ， 教師不僅是知識的 傳 

授 者 ，還需 成 為 AI 技術的 應 用 者 ， 同 時 也要瞭解 並 維護 AI倫理規範

（UNESCO, 2024a）。相對於學習者而言，當AI技術已逐漸深入生活的各個

層面，學習者當然應具備AI應用素養才能應對未來社會的需求，但也應同

時學會如何安全地使用AI工具，即應對AI倫理、社會文化和工作環境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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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反思力，協助其成為負責任的全球公民（UNESCO, 2024b）。  

除此之外，有研究關注K-12學校如何納入AI素養課程之研究，研究者

企圖建構一個包含技術、影響、倫理、協作和自我反思等五個關鍵面向的

AI素養架構，更指出AI素養架構的組成不僅應涵蓋知識和技能，更要包括

學生能與AI工具有效溝通和協作的自信及自我反思素養，以便進一步學習

（Chiu et al., 2024）。可汗學院的創辦人S. Khan出版了《人工智慧將如何

徹底改變教育（以及為什麼這是一件好事）》（Brave New Words: How AI 

will Revolutionize Education（and Why That’s a Good Thing）一書，其用了

「創新的新語言」（brave new words）來描述一個關於AI徹底改變未來學習

的新視角，他以GPT在教育應用為例，新工具已能被用來作為學生的家教、

對話的學習夥伴、輔導教師，或者是專業指導者，鼓勵教育工作者應為學生

準備一個愈來愈數位化的世界（Khan, 2024）。  

不同於上述正面以待的立場，批判者認為AI素養仍是新自由主義的全

球化長臂延伸，而新技術並非單向度的，更不會是中立的，而是將數位世界

打造為強大的平台帝國（platform imperialism），數位世界有其好處，同時

也可能顛覆傳統人權、限制或削弱人們的反抗能力，更會讓傳統文化與弱勢

族群更為不利（UNESCO, 2021）。同時，大數據也逐漸滲透到各種正規教

育活動中，促進「學習」概念的相關論述及其教育實踐的轉變，所謂「數據

化」（datafication）刻正重塑教育治理和日常教學活動（Knox et al., 2020, 

p. 31）。因此，將學習者（ learner）類比為「消費者」（consumer），即將

自主學習類比為消費者的商品選擇，這種類似「商品」行銷的學習化導向，

極容易切中消費者需要。然而，若太過強調應有某些能力才能順應未來生活

時，問題就如同Biesta（2013）對於資格化（qualification）功能的批評，認

為資格化雖意指為學生提供進入社會、參與經濟與文化活動所應具備的知

識、技能、態度與價值等能力，能力的賦予和提升固然重要，只是過度將教

育導向為勞動市場培養具有特定技能的人力，這樣的功利導向當然會忽視教

育應有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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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種前所未有的狀況，若原本教育的意義在於關注「學習生存」

（ learning to be）之問題，現在則在主體化治理技術的驅使下，為了形構為

一個可被具體解決的問題，問題被轉化成「學習以具有生產力與就業能力」

（ learning to be productive and employable）。不難想見，這樣的轉化不只讓

「教育」或「學習」的本質上成為一種不穩定的術語，也將之變成一種流動

且複合的概念（Biesta, 2017; James, 2020）。至於強調數據化的AI時代，

「學習」被重新概念化，即「學習者」會是一個非理性和情緒化的主體，其

行為和行動被理解為既可透過學習演算法機器讀取，又可透過平台來訓練並

加以提升（Knox et al., 2020, p. 41）。在這樣的脈絡下，當學校教育場域中

的師生已被嵌入 由 AI 所 形 構 的 新 教 育 治 理 技術（ new technology of 

educational governmentality），嘗試將研究軸線轉向晚期Foucault的治理性

分析，應有助於陳顯AI素養的論述形構是如何改變我們對於「理性自主」

與「能動性」之理解。  

參、晚期Foucault觀點：「學習化」的新自由主義部署 

當焦點被轉向科學與技術的批判，法蘭克福學派當然不容忽視，如M. 

Horkheimer在著名的〈傳 統 理 論 與批判理 論〉（ Traditional Theory and 

Critical Theory）一文中所述，認為人是歷史的產物，甚至人的視覺和聽覺

方式更與數千年來不斷演變的社會生活過程密不可分。人的感官因而會以兩

種 方 式呈現出社 會 事 實 ， 一 個 是 對 於客觀歷史特徵的感知（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 of the object perceived），另一個則是對於歷史特徵的主觀覺知

（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 of the perceiving organ），兩者並非僅是單純的自

然狀態，而是有人類參與其中的主動塑造，同時也有技術形式的被動接受

性，這使得技術與科學發展具有兩面性，即一方面藉此改變工作與生活，另

一 方 面 則 是 不 自覺地接 受 特 定 的 「 科 學 技術的意識類型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conscious modes），這樣的意識形態將降低人的批判反思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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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進而無法看到科技可能帶來的社會問題，甚至迴避應有的社會責任。然

而，Horkheimer又指出被動性和主動性的二元論，它在社會層面的分析並不

像個別個體那樣成立，原因在於個人可能認為自己是被動的和依賴的，而社

會雖是由個體組成，即便是一個無意識的主體，社會整體仍可以是一個具主

動性的主體，這將讓人與社會之間存在著差異或分裂，社會的存在要麼直接

建立在壓迫之上，要麼是衝突力量的盲目結果，不論結果為何，這都不是自

由 個 體有意識自發的 結果， 也 使 得 轉 向批判理 論有其 必要（Horkheimer, 

2002, p. 200）。  

基於社會的存在不是自由個體有意識自發結果的洞察，法蘭克福學派企

圖透過意識形態批判來擺脫技術的宰制，讓人獲得真正解放。相較於此，晚

期Foucault的觀點看來同樣有助當前問題的不同思考。雖然Foucault對知識

／權力的分析有其局限性，未能真正接受並承認啟蒙理性，更未能同樣以批

判性態度去評價現代資訊化與數位科技，但Foucault追隨著F. Nietzsche開闢

的道路，透過展現權力、真理與知識之間的連結，並對各種看似有價值的觀

點（諸如人本主義、自我認同、烏托邦計畫等）提出強而有力的質疑，進而

促使我們能對主流或具影響力的觀點重新思考，這便是Foucault思想不能被

忽視的關鍵（Best & Kellner, 1991, p. 68）。  

「權力」雖是Foucault思想的核心概念，但他在寫作的過程中卻有不同

的 使 用 ，要找到 一 個單一 、 一致、明確的 定義並 不容易。 若僅就晚期

Foucault的作品為範圍，且能與傳統、古典或結構主義的權力概念明顯區隔

者，一般會將Foucault的「權力」區分為四種類型，第一種是「主權權力」

（sovereign power），這種權力類型在君主制中最明顯，由國王或統治者擁

有最高權威， 並 以 維護王權的 法律來懲罰並控制 人民（Fendler, 2010, p. 

43） 。 如果王權是 指 「政府對 事物（ things） 的 正確布署以達到 適 當 的 結

果」，而所謂的「事物」一方面與權力作用的對象相關，另一方面則又與權

力作用的領土，以及生活其上的人民有關，只是從中世紀到十六世紀，主權

原本並不是針對事物行使的，而是以領土為基礎，進而才涉及居住在該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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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上臣民的管理 ，故領土的擁有才是 主權者 得 以展現司法 主權的根本

（Foucault, 2009, p. 96） 。 到 了近代 的民主 社 會 ，第二 種 「規訓權力 」

（disciplinary power）則在於反映人民除受到民主法治（主權權力）的約制

外，人也會基於社會知識和自我約束來控制自己，像是藉由圓形監獄的設計

讓人感覺被監視進而自我約束，或者是透過特定心理學和社會科學等特定知

識的學術規訓，一方面提供人們瞭解正常和應當的行為規範，另一方面也讓

人們以特定的方式來自我治理（Fendler, 2010, pp. 43-45）。  

Foucault又以源於基督教傳統的「教牧權力」（pastoral power）來解釋

民主社會的另一種權力運作，由於《詩篇》（Psalms）第23篇的開頭是「耶

和華是我的牧者」，故“pastoral”有牧羊人照顧羊群之意，進而有強調關懷

和保護角色的隱喻（Fendler, 2010, pp. 43-44）。與主權力量的軍事力量相

較，教牧權力更強調服務於其羊群的特點：  

 

牧羊人（牧師）的權力體現在一種責任、一項要承擔的任務中，這便

是牧養權力的一個重要特徵，即體現在熱忱、無私和終身奉獻，牧羊

人的比喻是說他不會像君主或眾神那樣擁有令人畏懼的力量，而是一

個看守的人，雖然也有些「監視」的意思，但最重要的是對任何需要

被保護的對象，牧養者都會警覺各種不幸，全神貫注地看守羊群，避

免可能威脅到羊群中最小成員的不幸，據以確保羊群中的每隻動物都

得到最好的照顧。（Foucault, 2009, p. 127）  

 

這樣的權力類型並不意味著宗教意涵，也不意味著人們像羊一樣無助，

而是強調民主社會中除了主權權力之外的其他權力模式，Foucault企圖指出

可能帶有善意的權力行使，能夠識別這種權力是有助於民主社會的權力參

與 ， 以 及領導 關 係 的選擇。至於第四種權力類型 則 是 「 生命權力 」 （bio-

power；也有翻譯為「生物權力」），這是Foucault創造用來描述現代民主

社 會 特殊權力模式 的詞彙，他在 1975年 的講座系列《 社 會 必 須 被捍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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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中首次使 用 這 個詞彙。 在 《 性史》 （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第一卷將「生命權力」界定為一種透過人與抽象人口

統計學（如出生、死亡、健康、疾病等）之間的關係來發揮作用之權力；  

 

當Foucault在《社會必須被捍衛》談及十八～十九世紀之間政府出

生、死亡、健康、疾病和人口統計（如種族、階級和性別）等議題，

人口學相關議題原本並不在政府的管理範疇之中，直到十八世紀之後

才開始出現「生命權力」的治理形式。……理解生命權力有助於我們

分析和批判現代治理模式中的權力行使，……即在出生、死亡、健

康、疾病和人口統計等因素影響，它影響人們如何看待自己，並根據

這些因素來治理自我，進而形構特定的行為和生活方式。因此，理解

這種權力模式，它是可以讓我們更好地應對現代社會中的各種治理挑

戰。（Fendler, 2010, pp. 46-47）  

 

透過權力類型及其治理型式的分析，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晚期Foucault

的 思想，他在 《安全 、領土與 人口： 法蘭西學院系列演講， 1977-1978》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7-

1978）中述及，對於君主個人德行及其統治權力的合宜行使，從希臘、羅

馬與中世紀已有許多著作討論此一議題，然而，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末則

又出現的「治理技術」轉變，也就是更關注自我治理、靈魂與生命的治理，

以及人口學相關的治理分析。Foucault以重商主義（mercantilism）與重農主

義（physiocracy）的變化，具體展現規訓權力與生命權力的主體治理技術。

在《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學考古學》（The Orders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一書中，其經由貨幣交換價值的變化來反映新科學

及其知識型式的誕生，例如中世紀時，人們用貨幣來衡測某個商品及其可交

換性的大小，Foucault認為這完全取決於貨幣本身的內在價值，貨幣本身必

須以貴金屬作為鑄幣的材料，但十七世紀之後卻有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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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雖然仍有本身的價值、對應物品的價格，以及可交換性等三種屬

性，但它不再完全依賴第一種屬性（即本身的貴金屬材質擁有價

值），而是依賴第三種屬性（即可交換性）。Foucault認為十七世紀

時出現了可交換性可以涵括其他兩個特徵（衡量能力和接收價格的能

力，進而從該功能衍生特定價值），這種變化其實正好是重商主義得

以發展的條件。（Foucault, 1989, pp. 189-190）  

 

Foucault追溯十七世紀之前的歐洲社會，由於農業生產不穩定，饑荒頻

繁發生，為了解決糧食不足的饑荒問題，當時統治者往往採取重商主義的思

維模式，透過打擊囤積糧食、控制糧食流通、禁止糧食出口、限制糧食銷售

價格、降低工人工資等措施，企圖以此拉抬糧食的競爭力與國家財富。然

而，這種方法並未成功解決糧食短缺問題，反而使得國家經常陷入饑荒，無

法變得強大；相反地，十八世紀中葉興起的重農主義提出不同的解決作法，

重農主義者認為，強行壓低糧價和打擊囤積行為會導致糧食更為稀缺，人民

陷入飢餓狀態。他們主張允許糧食價格上漲、允許囤積和自由流通，甚至允

許糧食出口。重農主義主張較高的糧價會增加農民的收入，從而激勵他們改

善農業技術和擴大耕地面積，進一步增加糧食產量。在自由市場條件下，糧

食豐收時可以出口，供需關係會逐漸平衡。即使遇到歉收，進口糧食也能緩

解糧價上漲問題，而這種方法也發揮了改善糧食供需及減少饑荒發生的作用

（Foucault, 2009）。  

質言之，重商與重農分別體現了兩種不同權力的治理模式，一個是杜絕

惡性商業行為的危害，統治者會以規訓權力的懲罰手段來確保社會穩定；另

一個則是從整體供需而非商人個體行為的角度切入，因此可說是以特定知識

觀點（ 如 經 濟 學 ） 來 實踐不 同 形 式 的規訓權力 。伴隨重農思想的發展，

Foucault指出「人口」的概念也在十八世紀有了新的理解。十八世紀以前，

歐洲君主多將臣民視為是統治的對象，並沒有「人口」的概念。然而，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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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思維下，「人口」被視為國家力量的關鍵來源，政府開始重視對人口

的瞭解和管理，這使得統計學在這樣的脈絡下誕生，特別是人口數量、健康

狀況、教育水準等數據皆成為政府治理的手段。一旦政府將人口統計、徵稅

制度與稅收分配、政策規劃、教育制度與人力素質等整合起來，這一切作為

不僅只是國家主權、規訓權力或教牧權力的展現，更標誌著從傳統走向現代

生命權力治理的重要變革（Foucault, 2009）。  

Foucault曾認為有關權力與真理的思考，由於多數都將政治、經濟、制

度等真理生產的政權運作本身視為是具有壓迫性，故會與某種新的真理政治

（politics of truth）的建構息息相關。然而，Foucault在不同著作中又強調另

有抵抗與超越壓迫性權力 的 不 同想法 ，它將 這 樣 的權力 視 為 是 生 產 性 的

（productive）（Foucault, 1977, 1980, 2003）。與生產性權力相關的另一個

重要概念 則 是 “governmentality” ， 這 個詞是 Foucault出於批判目的 而 將

“government”與“mentality”複合在一起所創造的詞彙，也就是將「政府／統

治」和「心理狀態」組合在一起，這與直覺將政府和人民視為是兩個獨立實

體（也可能是對立的）的觀點不同，治理性就在於指出個人心理狀況與政府

實 體 之 間 的 可 能 連 結 。換言 之 ， “governmentality”即 在 於凸顯民主 社 會 中

「個人（we）─人民（people）─管理自我（govern ourselves）」之間的關

聯性，治理性不會只是加諸個人身體規訓的權力作用，同時也是對內在心理

狀況的約制 作 用 ，讓權力 接 受 者表現出身 體 與心理 的 自 然順從（Fendler, 

2010, pp. 49-50）。  

不同於結構功能論對於新科技的樂觀，上述有關科技意識形態與晚期

Foucault思想的討論，規訓與生命權力、治理性或主體技術等概念，更有助

於AI科技的深度反思。AI時代開啟了有別於傳統工業化生產模式，即從集

中式轉向分散式的智慧製造，工廠生產和網路連接整合在「物聯網」之中

（OECD, 2019），透過AI、大數據、自動化與機器人的整合應用，人類社

會被推向第四波工業革命（Hamdan et al., 2022）。從知識生產與主體化技

術的辯證關係觀之，AI、大數據和演算法雖是三個不同概念，但彼此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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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緊密相關的：首先，「大數據」一詞已是現在公共討論中常被提及的概

念，有樂觀以對者，也有負面的批評。像是樂觀者會說大數據預示著「一場

將改變我們生活、工作和思維方式的革命」，人們營生的方式、公共事務參

與，以及個人生活的管理。與此相反，批評者則將此視為是令人疑慮的時

刻，擔心企業和政府的大數據應用，難以察覺的監視將會對生活造成衝擊。

同樣的狀況也會發生在教育領域之中，一方面，有人聲稱大數據為教師和學

習 者 帶 來 了 個 別 化 教 學 、 回 應 性 形 成 性 評 量 （ responsive formative 

assessment）、自主參與的教學（actively engaged pedagogy），以及協作學

習的新時代；另一方面，批評者擔心學生隱私、學習歷程檔案分析的影響、

教 學 方 法 的強化 、 考試引導 教 學 ， 以 及過度 擴張的 教師問責制 度

（accountability regimes）等問題（Cope & Kalantzis, 2016）。  

其次，演算法目前已被視為一種強大的社會力，它可以從原本毫無價值

的巨量資料（結構化或非結構化資料）挖掘出有意義的檢視視角，透過鉅量

資料的 分析與 處 理 ，它決定哪些資料才可 以 被看見？又 會 如 何地被呈現

（Beer, 2017），這讓演算法的應用體現著一種「技術無意識」（ technolog-

ical unconscious） 的狀況，它讓使 用 者 與 程 式 工 程師之 間 被區隔開來 ， 如

Facebook EdgeRank演算法即是典型例子。正因如此，在嘗試研究演算法所

可能展現的社會力時，它存在著一些潛在的困難，像是演算法的不確定性，

這可能會導致錯誤地判斷其作用影響，也可能過度強調其重要性，將演算法

運作結果誤認為是一個獨立的行為者，甚至未能看出它們會是技術實際部署

結果的力量，結果將會得出「我們生活在一個黑箱社會之中」，這是一個充

滿「神秘技術」的社會，編碼規則律定將是價值觀與特權，也將之隱藏在社

會黑盒子之內，權威不再只能來自精神感召、法理或傳統，而是透過演算法

的權力部署與表達形 構出一 種 新 的權威形 式 （ Beer, 2017; Pasquale, 

2015）。  

至於AI的發展與應用，它是利用大數據和演算法（algorithms）進行深

度學習，諸如知識的提取與說法、自我改善與提升，以及模仿人類智能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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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與決策，同時可具體應用於語音識別、圖像分析、自然語言處理、自動駕

駛，或者透過分析用戶行為數據和偏好，利用演算法預測用戶可能感興趣的

內容或 產品，進而 提供個 性 化建議 之 智 能推薦（ intelligent recommend-

ation） 。 此 外 ， 在 教 育 應 用 上 則 可透過教 育 的 適 性 學 習系統 （ adaptive 

learning systems）來分析測驗紀錄、學習進度、錯誤模式等表現數據，動態

調整教學內容和難度，提供個性化的學習體驗。然而，在AI、大數據和演

算法等新技術形式的交織下，卻也出現了一種新的知識生產與治理技術：  

 

密集的資料處理日益滲透到正規教育活動中，進而帶動與「學習」論

述和教育實踐樣態的轉變，社會科學研究已經開始對「資料革命」的

興起採取批判性觀點，也能認真對待演算法系統的「社會力」及其再

現並放大不平等的能力，更注意機器學習時代對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影

響。……鑑於「數據科學」與廣泛的教育議題（從國家政策措施、研

究和開發，以及實際應用於學校課堂）之間的高度關聯，……軟體、

基礎設施、程式與教育理論日益糾纏，極其有力地塑造日常教學活動

中的治理。（Knox et al., 2020, p. 31）  

 

Foucault對 教 育最廣泛的討論 是 在著名的 《規訓與懲罰》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一書中的第三部分，他試圖確立教學技術的獨特特徵，同

時也與其他類型機構共享方法，他問道：「監獄類似於工廠、學校、軍營和

醫院，而它們本身又都類似於監獄，這難道令人驚訝嗎？」這些元素取自宗

教機構長期確立的道德和禁慾訓練傳統（Ball, 2017, p. 8）。教育因而會是

一種權力機制，透過這個機制，社會可以控制知識的生產和流通，這讓教育

制度不僅是知識傳遞的場所，也是社會規範和權力結構再生產的場域。簡言

之，知識的生產本身即是一種治理方式，使教育實踐對管理者、政治家和家

長而言是「可見的」，而這種「可見性」使他們能夠做出理性的選擇和優先

順序，並監督教學實踐的實現（Plum, 2012, p. 495）。因此，學校作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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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象徵著權力關係的微觀化，這些關係透過教育過程在個體身上具體實

現個人的認知和認同的塑造：  

 

教育過程中的規範和期望是透過一系列看似中性的機制（如考試和評

分系統）來強制執行的，這些機制事實上代表了更廣泛社會結構的利

益和權力動態。他的分析提供了一個批判視角，挑戰了傳統上將教育

視為單純知識傳播過程的看法，並強調了在教育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涉

及的權力問題。（Paras, 2006）  

 

不容否認，AI、大數據和演算法已逐漸彼此交織共構為一種新的規訓

權力，也同步轉變為一種更難以抵抗的微政略人口權力。面對AI時代，治

理性早已不只是政府機構（甚至是私人企業）的直接控制，它也塑造未來理

想公民的主體化技術，這迫使治理性問題不再只是權力會如何被行使的問

題，而是主體化技術和策略會如何被理解並被定義為「正常」之問題（Ball, 

2018）。針對學習化的問題，Ball與Grimaldi（2022, pp. 89-290）以Foucault

的 治 理 性概念 為 基 礎 ， 提出「 學 習 化 的 新 自 由 主義部署」 （ the neoliberal 

dispositif of learnification）之觀察：  

 

作為一個實際的場所，新的教育形式成為可能，並且是全球形式的具

體展現……我們可以用「布署」的概念來表達以數位為媒介所強調趣

味化學習。……事實上，新自由主義教育的矛盾特徵，就如同

Foucault所說的接觸點（a point of contact），即為統治技術和自我技

術之間的交疊或相互連結的所在，也是權力形式和主體形成的交會

點。Foucault將之描述為「個人受他人驅動的接觸點，進而與自身行

為方式聯繫在一起，而這就是所謂的治理」。這條線索使學習者陷入

了看似可自主行動、可自為轉化，以及可逆倒轉的微觀權力關係之

中，這種關係將學習者表述為一個自由的創業學習者，將「微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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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的社會實踐」與大規模的社會實踐整個連結在一起。  

 

縱使晚期Foucault的問題化視角有助於謹慎面對更不確定的未來，治理

技術的目的是讓合其偏好的主體得存在，若不能順從則只有抵抗的選擇，或

者走向 更消極的 生存美學 ， 此進路自 然 會 受 到 相 當 大 的質疑；再者 ，

Foucault的理論長期以來無法接受溝通理性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也就

讓治理性只能被理解為一種屈從機制（Morrissey, 2015, p. 616）。因此，就

教育系統應有的功能性來看，批判或指出問題當然有所不足，面對新科技與

新教育，如何與時俱進地調和制度性功能及提升人的能動性，如此才能更積

極回應當前的教育變革。  

肆、能力取向的擴展：在制度規範與主體能動性之間 

晚期Foucault將「治理性」與國家權力運作相對應，認為如此類比就如

同隔離技術之於精神病學、規訓技術之於刑罰系統，以及生命政治之於醫療

機構（Foucault, 2009, pp. 104-105）。與此同理，教育場域的新治理模式正

以一種不同以往的自我角色與行動模式為基礎，將學生視為是自主的選擇者

與行動者，而教師則是學習的陪伴者與促進者。正是在這樣的治理模式之

下，人力資本被用來作為生產教師主體性的知識基礎，它透過不斷強化「教

學品質─人力素質─國家競爭力」之間的再生產邏輯，使得教師成為可治理

的主體，使其認識自己應有的集體責任，同時更促使教師能以展現自我來贏

得尊嚴和榮譽（Chiang et al., 2024）。雖然晚期Foucault的觀點能有助於點

出AI作為一種新治理技術之問題，只是當Foucault以「自我關懷」（ the care 

of the self） 來探索一條可 能 對抗策略， 也 將 「 自 我 關懷」區分 為 以下層

次：一、「一般立場」或「對自我、他人和世界的態度」；二、「從外部、

他人和世界」轉變的特定形式的關注或看法；三、「透過自我對自我進行的

某種 實踐，進而讓一 個 人 可 以 改 變 、淨化 、 轉 變 和 改 變 自己」 （Banic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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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p. 610）。這樣實踐具體預示了「自我技術」（ the techniques of the 

self）或自我美學（an aesthetics of the self）的輪廓，晚期Foucault認為一個

人若可以成為原來不可能的自我，那麼每個人的生活便成為一種自我創造的

藝術，同時也是在與他人的權力關係之中，讓這樣的自我創造不會是獨白式

自 我 反 思 ， 更 是 自 我 教 育 或 自 我 形 成 的展現 （Ball, 2017, p. xiv） 。換言

之，若在有意和自願行動之中，人不僅為自己設定了行為規則，而且還尋求

改變自己，改變自己的獨特存在，也就是一種美學式的存有（Banicki, 2015, 

p. 610）。  

從批判的角度，縱使Foucault提出經常被引述的論點，即「只要權力必

定會有抵抗」，只是原本的規訓主體被認為有能力進行抵抗，並在反抗的過

程中實踐了自由，而這種看法卻會是一種奇特的樂觀主義，也是Foucault的

唯意志主義（volunteerism）的根源（Tobias, 2005, p. 67），更讓Foucault的

進路被批評為流於個別化或相對消極的策略，縱使權力關係的回應仍與個體

「能動性」程度相關，然若完全從權力關係及其反抗觀之，這不免會忽略外

在的社會制度或環境脈絡的差異。因此，若將「個別行動者能力─集體制度

性規範」視為光譜的兩端，Foucault的立場明顯偏向自我（個體），即強調

自我的美學式，而非社會制度的改變。相較於此，如何在「個別行動者能力

─集體制度性規範」取得定位，這一直是社會學理論的核心，如同Parsons

的「能力」（capacity）概念表明足以包容行動能力的集體價值和規範的制

度模式，並在規範制度主義的架構賦予能動性與行動者能力的社會學意涵；

Giddens的行動者則是沉浸在形塑互為主體性視域的常規化脈絡，並將「能

力」定位於集體化的社會制度之中，且賦予個體能在其所屬的社會環境中實

踐某種 自 由 和獨立 行 動 （ Gangas, 2020; Giddens, 1991） 。 不 可諱言 ，

Foucault、Parsons與Giddens皆共同強調某㮔形式的「能動性」，Foucault的

立場距離集體制度性規範最遠，Parsons則是將個體行動能力置於社會規範

之下，Giddens對於脈絡性的強調使其介於兩者之間。  

與上述三者相較，由A. Sen與M. Nussbaum所共同發展的「能力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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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bility approach），它融合了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和道德哲學，強

調自由選擇的能動性是社會正義能否付諸實踐的重要前提，為能支持個人或

群體得以追求不同幸福生活，進而體現多元正義社會，更主張除了維護人性

尊嚴最起碼的資源或基本善（primary goods）是否被公平分配之外，更應進

一步考量資源或機會的可轉化程度（conversion rates），以及社會脈絡的差

異，故提出應以相對比較（relative comparison）來修正J. Rawls的先驗式正

義的不足（Nussbaum, 2011; Robeyns, 2017; Sen, 2009）。換言之，強調具體

社會脈絡與制度規範的多元比較，這讓能力取向不同於Giddens，而是強調

個 體 的 自 由選擇能 動 性 ， 這 又 與Parsons的 社 會 行 動 理 論保持距離， 如 同

Gangas（2020）在《社會學理論與能力取向》的分析，認為不應放棄社會制

度中的規範性元素，同時也不應削弱多元主義和歷史開放性，正是此理論企

圖使得「能力取向」有可能修正傳統社會學的不足。為能清楚論證，並將之

擴展至AI時代的「學習化導向」，以下將分析說明其理論核心概念、觀點

比較，以及能力取向對於「學習化」的可能回應。  

一、能力取向的核心概念 

Stewart在〈能力與人類發展：超越個人─社會制度和社會素養的關鍵

角色〉（Capabilities and Human Development: Beyond the Individual — The 

Critical Role of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mpetencies）一文中指出：  

 

社交互動是人類生活的典型組成部分，其頻繁程度和互動的品質會決

定一個人所享有的社會性或關係性能力（即涉及與他人關係的能

力）。此外，社會制度和社會素養則是在提高各種能力和塑造個人選

擇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其中的社會制度（規範和組織）係與集體運作

有關，而社會素養是指社會機構能夠做什麼或能夠成為什麼。社會機

構除了在創造和增強特定能力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外，還有助於型塑個

人偏好和行為，就此看來，我們當然不能假定個人是完全自主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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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與制度之間的關係決定了一個社會是否能夠平和、有凝聚力和

包容性的運作。（Stewart, 2013, p. 1）  

 

上述引文具體呈現以下幾個必須被正視的差異，一個是個體的完全自主

（即假定社會制度對人的影響或限縮可以接近為零）是不可能的，即意指個

體不可能有絕對的能動性，Foucault顯然也未逸脫這樣的框架，只是將之更

偏向「自我創造的藝術」；另一個則是「社會制度和社會素養是在提高各種

能力和塑造個人選擇」，Stewart主張人的各種能力（capabilities）的發展應

以提升其幸福生活為目標，而社會制度或社會素養也就界定為促進能力發展

的手段或工具，這樣的想法體現能力取向企圖在「個別行動者能力─集體制

度性規範」找到一個平衝點，只是外在的制度性或脈絡性應為工具性角色，

個體是否得以享有真正的自由，以及充分的能動性來支持其追求生活福祉，

這才是踐行社會正義的根本目的。正是這樣的企圖，能力取向採取辯證性策

略， 一 方 面 將Parsons的 社 會 制 度 與規範之 影 響納入 思 考 ； 另 一 方 面 又 與

Giddens與Foucault的脈絡性與相對性保持一些距離。  

「 能 力 取 向 」 觀點源自Sen在博士生 研 究 時 期 對 社 會選擇理 論 （ social 

choice theory）和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的濃厚興趣，再加上他

在哈佛大學訪問時與K. Arrow及J. Rawls共同開設一門社會正義議題的相關

課 程 ， 在 1979年坦納講座（ Tanner lecture）發表〈什麼樣 的平等？〉

（Equality of What?） 一 文 中 ，首先提出「 基 本 能 力平等」 （ equality in 

basic capabilities）的主張。到二十世紀1980年代中期，能力取向的理論建

構有了極大的進展，Sen在這段時期發表重要的哲學論文，探討並發展了關

於自由的解釋、權利的結果敏感性（consequence-sensitivity of rights）、地

位或角色的評價、相對比較排序、福祉的本質、身分和目標等方面的理論核

心概念框架，於1984年哥倫比亞大學的杜威講座，他以「福祉、能動性和自

由 」 （Well-being, Agency and Freedom） 為 題 ，發表理 論 的綜合性 成果

（Comim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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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能 力 取 向 的 學 理建構 ，有些學 者 會 使 用 “Capability Approach

（CA）”或“Capabilities Approach（CsA）”，有時被稱為「人類發展取向」

（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這些術語有時 也 會 被交互使用，作為

「人類發展與能力學會」（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y Association）

的官方期刊，前身是《人類發展期刊》（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後來更名為《人類發展與能力期刊》（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ies） ， 這 反 映 了 對 於 理 論 內 涵 不 同 的表述。“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 原 本 與 聯 合 國 開 發 計 劃 署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及其年度《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有

關，這些報告使用“capabilities”這一概念作為比較衡量標準，而不是作為規

範性政治理論的基礎。CA是Sen在他的政治／經濟計畫中提出的關鍵術語，

如 在 《再檢視 不平等》 （ Inequality Reexamined ） 和 《發展即 自 由 》

（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Sen倡議將能力框架作為比較生活品質的最

好方式，也說明其優於功利主義羅爾斯式方法。相較於此，Nussbaum則傾

向使用複數形式CsA，更加強調人們生活品質中最重要的能力，它們會是多

元且質量上有所區別，例如，健康、身體完整性、教育及個人生活的其他方

面，無法在不失真的情況下簡化為單一的衡度標準。Sen也強調了這種多樣

性 和 不 可簡化 性 ， 這 是該方 法 的 一 個 關 鍵要素 （Nussbaum, 2011, pp. 17-

18）。綜合學者觀點，CA/CsA的核心概念包括（Gangas, 2020; Nussbaum, 

2006, 2011; Robeyns 2017; Sen, 1999, 2009）：  

(一) 實質自由（substantial freedom）  

認為特定個人或群體唯有具備真正的自由，其在所處社會脈絡中得到資

源或機會才能被選擇，並使之發生作用，即是將人類自由視為有意義社會行

動的前提。  

(二) 能力與能力取向  

1. 所謂「 能 力 」 ， 指 可 被 理 解 為 對 「每一 個 人 能夠做什麼和 成 為什

麼？」（What is each person able to do and to be?）之問題的回應；2.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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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可被定義為一種比較並評估生活品質和基本社會正義條件的方法，故而

在比較不同社會並評估其狀況時，關鍵問題應該是「每個人能夠做什麼和能

成為什麼？」換言之，該方法將每個人視為目的，並不僅僅考慮總體或平均

幸福感，而是考慮每個人真正可使用的資源或機會。它專注於實質自由或可

選擇的空間，認為社會應該為其人民提供最起碼的機會或資源，承諾尊重人

們自 行 定義幸福生 活 的權利，據以 體 現 一 種 相 對 比較的多元主義立 場 ；3. 

與 社 會 學 提 及 的 行 動 者 能 力 （ capacity） 相較， 兩 者皆譯為 「 能 力 」 ，但

“capacity”與“capability”仍明顯差異。“capacity”主要與行動者在面對社會系

統所可能採取的回應方式，或者尋求改變的能動性程度有關。相較而言，

“capability”則是指一個個體應有實現其目標或價值選擇之實質自由，即意指

個體在特定情境中能夠真正選擇資源，或者應用機會之真實狀況。  

(三) 能力類型  

Nussbaum區分了三種能力：1. 基本能力（basic capabilities）：這是個

人與生俱來的能力，如視覺、聽覺、言語能力、語言、愛、感恩、實踐理

性、工作等，這些能力是發展更高級能力的必要基礎，也是價值行動與道德

關懷的根源； 2. 內 在 能 力 （ internal capabilities） ： 這 是 個 人發展狀態 相

關，也是行使必要功能的充分條件，例如，身體的成熟度、性功能的能力、

宗教自由、言論自由等；3. 複合能力（combined capabilities）：這是指內

在能力與外部條件結合，支持個人能夠行使某種功能。如果一個人能夠表達

自己的觀點，同時也能在政治和文化體系中自由地表達，那麼這個人就享有

複合能力。如果一個人具備表達觀點的內在能力，但因害怕後果而無法表

達，那麼他雖有言論自由的內在能力，卻無法轉變為複合能力。  

(四) 功能作用（functioning(s)）  

Sen以一個飢餓的人和一個禁食的人為例，兩者在營養方面有相同的功

能作用結果，即同樣處於未進食的飢餓狀態，若取得適當營養以維持身體健

康是 一 個重要的 能 力 ，但他們的 能 力 是 不 同 的 ， 也 和擁有功能 作 用集合

（ functioning(s)）息息相關，禁食的人是選擇不禁食，而飢餓的人則沒有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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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即功能集合匱乏，進而讓維持身體健康的能力無法被滿足。  

(五) 資源與機會的轉換因素及轉換率（conversion ratio）  

Robeyns指出轉換因素（conversion factors）係指決定個人能夠將資源轉

化為功能作用程度的因素，而這些轉換因素通常被分為三類，且所有的轉換

因素都會影響一個人如何將資源轉化為功能，相關因素的來源包括：1. 個

人（personal）轉換因素：是個人內在的因素，如新陳代謝、身體狀況、性

別、閱讀技能或智力。如果一個人是身障者，或身體狀況不佳，或從未學會

騎自 行車，那麼自 行車對 於 提升其 行 動 能 力 的幫助將 是有限 的 ； 2. 社 會

（social）轉換因素：這些因素來自於個人所處的社會，如公共政策、社會

規範、不公平的歧視性作法、社會階層或與階級、性別、種族或種姓相關的

權力關係；3. 環境（environmental）轉換因素：這些因素來自於個人所處

的環境條件，如地理位置的氣候對生活方式與生存條件的影響，在乾旱地區

最需要的可能會是乾淨且充足的飲水，而在寒冷地區會則會是能夠保暖的衣

物與住所。  

(六) 福祉與能動性  

Sen在〈福祉、能動性與自由〉（Well-Being, Agency and Freedom）一

文中述及，福祉（well-being）與個人的生活品質和幸福感有關，包括身體

健康、經濟狀況、社會關係和心理狀態等評估個人生活好壞的標準，亦即可

將之視為個人所能實現的各種「功能向量」（functioning vectors），或者享

受相應福祉結果之能力，福祉因而會與個人實現特定目標的能力和機會有

關；能動性則指個人自由追求重要目標或價值之能力，強調個人在做出選擇

和行動時的自主性程度，個體不僅只是被動接受影響之客體，同時也是主動

塑造其生活或實現目標之主體，能動性因而會與個體得以自由選擇和達成各

種目標之可能性程度有關。兩者相互關聯卻又不同，福祉側重於個人追求特

定生活之實質內涵，而能動性則強調個體追求各種價值和目標的自由。Sen

指出能動性可能會影響一個人的福祉，這是因為個人自主能力會影響對其生

活 的控制 程 度 ， 而 這 又進一步會 影 響 個 體想望福祉的達成狀況（ 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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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七) 生活品質與福祉的相對比較  

依據CsA對於生活品質與社會正義的相對比較架構，Sen將福祉與能動

性視為是影響人類生活的兩個等同重要且相互依存之面向，在理解個人和群

體 的 行 為 方 式 必 須 以 一 種 相 對 比較的 結果來評估，且應盡量兼顧二 者

（Crocker & Robeyns, 2009）。若依可自主選擇並將之付諸實踐（achieve-

ment，即可達成結果），以及自主選擇的自由（ freedom）為區分向度，福

祉與能動性可以被劃分為四種類型（如表1）。  

 

表1 

福祉與能動性的關聯性  

 福祉  能動性  

可達成結果  真正享有並使之發生作用的

福祉  

可付諸實現的能動性  

自由  可選擇不同福祉之自由  能動性自由  

 

就福祉面向而言，「真正享有並使之發生作用的福祉」可視之為「功能

作用」（functionings），而「福祉的自由」則為CsA，前者是能夠被選擇並

用來改變福祉的結果，而後者則是潛在的可能性。就能動性面向而言，「可

付諸實踐的能動性」是可以被定義為人們決定追求有價值目標或想望幸福生

活的過程，而能動性自由也就可以被定義為一個能動者決定應該實現何種結

果之自由（Crocker & Robeyns, 2009; Sen, 1985, 1993）。  

二、能力本位的新社會學視野及其對學習化現象的回應 

不論是將工具視為是手的延伸，或是有效達成特定目的之手段，它們都

是將人及其相關福祉視為目的；相反地，若工具或手段凌駕目的，諸如AI

從工具屬性轉變為對人的治理手段，這便發生了異化現象。從「手段─目

的」（mean-ends）的區辦觀之，CsA在評估某個事件或行動時，一方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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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人們的能力，以及功能作用的可能性來進行評估，同時也分析能力與功

能作用的先決條件，也就是會關注手段和有利的外在環境是否已經到位。舉

例來說，為使人們能夠真正面對日常生活問題，並培養人際間正向的情感網

絡，除了身體健康狀況、維持尊嚴生活的基本條件之外，人們是否有機會獲

得較好品質的教育？是否有自由表達意見或者參與社區活動的空間？……凡

此都是應被考慮的外在條件或手段。  

CsA反對普遍性的規範框架作為評估標準，故在進行相對比較時，重點

應是特定的福祉目的本身，而不是與目的實現相關的手段。然而，人們往往

會將手段等同於可被轉化的有價值機會（CsA）或結果（functionings），且

在考慮福祉和生活品質時，同樣認知到目的是最重要的，只是這樣的思維卻

進一步被轉變為「當所有人都有相同的能力或權力將這些手段轉化為平等的

能 力集合時 ，手段才能完全 可 靠地代表人們實 現 這些目的 的機會 ！ 」

（Robeyns, 2017, pp. 47-49）。質言之，手段與目標的錯置或異化，實已與

CsA的核心特徵相悖反。換言之，當自尊、學校或工作場所中的支持性關係

或友誼都是人們可能想要的重要目標時，任何手段都只能作為衡量的替代指

標，任何的評估都不會是目的本身。質言之，專注於與人福祉直接相關的目

的，主體自由與能動性，以及將資源轉化為功能和能力的個體間差異，這些

自然是「能力本位（CsA-based）的新社會學視野」的重要基礎。  

有關制度性規範及主體能動性的辯證關係，一直是社會學理論論爭的焦

點，眾所周知，Parsons（2005, p. 17）在《社會系統》（The Social System）

一書中指出，行動系統的結構包括個別行動者（ individual actor）、互動系

統（ interactive system）與文化模式系統（system of cultural patterning）；

Parsons認為這三者相互涵攝，任何一個系統的變異性皆受到其他兩者最低

運作條件（minimum conditions of functioning）的相容性所限制，亦即一個

社會行動系統為維持其穩定運作，以及持續存在所必須具備的功能性條件

（functional prerequisites），不同子系統間存在著結構的相依性。而在《社

會行動結構》（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一書中則將單位行動（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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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區分 為 行 動 者 （ agent， 為 與 理 論 特 定 對 應 ， 此 處 不譯為 「 能 動

者 」 ） 、目標（goals） 、 情境（ situation） ， 以 及規範性 取 向 （normative 

orientation）四個面向（Parsons, 1968, pp. 44-45）。至於社會行動之功能則

有取得外部社會資源並轉換為促進目標達成之適應（adaptation）功能、應

用資源與各種條件以實現目標達成（goal attainment）之功能、維持社會系

統的和諧與穩定關係之整合（ integration）功能，以及引導行動者能在共同

規範與價值之共同行動潛在／模式維持（ latency/pattern maintenance）功能

（Parsons, 2005, p. xviii）。若與CsA相較，人的能動性可對比為實現目的之

適應性行為的行動者能動性（A）；能動者的功能作用選擇則會與社會行動

的目標設定相似（G）；各種轉換因素（個人、社會與環境）與社會的穩定

性相關，並與各種機會相關（ I）；賦予人性尊嚴與基本人權的優先性會與

維持行動模式的規範導向相近（L）（如表2所示）。然而，行動系統中雖

預設行 動 者 可 自 由選擇價 值 立 場 或 行 動 方 式 的 可 能空間 ，但志願主義

（volunteerism）的色彩，仍將價值與規範對行動者的約制視為行動前提，

故志願性社會行動不能等同於行動者的自由選擇（修正自Gangas, 2020, pp. 

124-128）。  

 

表2 

社會行動與CsA能動性的對比  

 Parsons（社會行動系統）  CsA 與能動性   

L 規範導向  人性尊嚴與基本人權  L

I 機會  轉換因素（包括個人、社會與環境

等面向）  

I 

G 目標  功能作用  G

A 行動者  能動者能力  A

 

不 同 於Parsons賦 予規範導 向優先性 ，Giddens在 《 社 會 的 構 成 》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 一書中 提出了 「 結 構 化 理 論 」 （ structuration 

theory），主張社會學的研究焦點集中於探究行動、意義和主體性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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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釐清它們與結構和約制（constraint）等概念之關聯性。Parsons的結構化

理 論 是企圖立足於 兩 大 社 會 傳 統 之 上 ， 即企圖整合詮釋 社 會 學 （ interpret-

ative sociologies）建立在主體主觀性的基礎，再加上功能主義和結構主義對

社會客體之分析的優勢。簡言之，結構化理論「既不是個體行動者的經驗，

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會整體的存在，而是跨越時空的有序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s ordered）（Giddens, 1984）。此外，Giddens同時認為行動取決於

個體對既有狀態或事件具有「造成改變」（make a difference）之能力，如

果一個行動者失去這樣的能力，意即失去行使某種權力的能力，自然不會是

能 動 者 。 當 我們可 以說某個 行 動 在邏輯上具有轉 化 性 能 力 （ transformative 

capacity） ， 此 即意指有權力 作 用 於 其 中 ， 而 這 樣 的權力 不只先於 主 體存

在 ， 更 會 對 人 的 行 為 構 成 反 思 性監控（a reflexive monitoring） （Giddens, 

1984）。不同於規範導向，Giddens強調作為能動者必須具有反身形式的知

識能力（a reflexive form of the knowledgeability），且人與人之間也要假定

具有類似E. Erikson心理社會發展的信任關係，個體對自我的連續性，以及

對世界秩序性的信任也才有可能。Giddens（1991, p. 36）將這種信任與「存

有的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相連結，也唯有以信任感作為行為的

動機根源，日常互動的例行化（ routinization）特性才能解釋人為何願意遵

守共同 社 會規範。 就 此 觀 之 ，Giddens對 於 個 體 能 動 性 與 轉 化 性 能 力 的強

調，看來是CsA的立場較接近一些，然仍較忽略對於共同規範或核心價值的

關懷，又使其與CsA仍有一定差距（Gangas, 2020, pp. 128-131）。  

綜合前述有關Parsons、CsA、Giddens、 later Foucault之分析與比較，本

研究提出一種CsA為核心的互補性觀點（如圖1所示），這是依循Sen對於社

會正義議題所採取的比較方法，這不是一種企圖能吸納各種觀點之整全性立

場 ， 而 是透過不 同 理 論 視 角 來進行問題 的 分析與 比較（Sen, 1982） 。 因

此，面對AI帶來的改變，新技術必定會帶來新的社會行動的形式，AGIL的

分析也有助於掌握其社會系統的變化對行動者產生的影響，只是在規範導向

的強力限制之下，原有社會運作模式更難維持，例如，功績制度的初衷是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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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就業機會能以能力和努力來區隔，而非血緣或財富。當早期自動化生

產逐漸取代中低技術工作時，原有社會模式難以再維持，中產階級的工作機

會和收入都被減少，而高技能工作則被集中到精英階層。現在，AI又更進

一步加速自動化的發展，AI技術又讓更少數具備高技能的勞工（如大數據

分析師、AI工程師）獲得高報酬，同時又讓更多中低技能勞工被推向更邊

緣，再次擴大社會的不公平（Özer, 2024）。這樣的變化可能也會出現在教

育場域，像是AI數位機器人的應用，使得教育關係不再只有師生，而是衍

生出新的教育治理：  

 

「新」或進步教育形式意謂比以往更為有效的「行為管理」，這是透

過培養能夠自我管理的學習者來實現的。這樣學習者並非透過「正確

訓練的方法」，而是透過「選擇」和「自我決定」的形式來達成。在

實際操作中，這些進步方法既開啟對於新教學的關注，又鼓勵學習者

對自己的「進步」承擔更大責任──即管理自己和自己的學習。在權

力／知識作為教學法的形構下，……從教學轉向學習的變化，它為教

師和學習者之間創造一個更加互動和吸引人的學習環境。（Ball, 

2017, p. 8）  

 

面對如此的變化，期待學習者能具備反身性知識及轉化性能力，並以此

來展現行動者的能動性，這自然能讓人（目的）與AI（手段）之間可被區

隔開來。然而，若以「存有論的安全感」來作為社會行動與人際互動的基

礎，這不免弱化制度性規範對於人的行為的影響。因此，當Biesta指出當前

的「學習化導向」充分體現新自由主義和商品消費趨向對教育的侵蝕，而急

遽增長的「數據化」和「平台帝國主義」也正在顛覆傳統教育模式及其核心

價值（Knox et al., 2020, p. 32）。面對這樣的狀況，CsA是有機會展現其理

論優勢，一方面是在於CsA關注每一個人在實際脈絡中的福祉狀況，也將每

個人視為目的本身，而主張有意義的社會行動必須以人的實質自由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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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缺少了實質自由，人的能動性能力也就會被限縮。換言之，人的實質自

由、能動性能力及福祉，它們應更能支持「真正的學習者中心」（即關心人

本身，而非技術的異化）的實現。換言之，為讓「學習化導向」有被修正的

空間，應更仔細在 I-Thou（人與人之間）和 I-It（即人與科技物之間）兩種

模式之間找到平衡，由於 I-It模式已是生活不可或缺，故應避免過度依賴導

致疏離感與非人性化，同時應更強化I-Thou模式，讓人保有回歸真實、深層

次互動，讓真實關係得以充滿人性與價值（Wegerif & Major, 2019）。  

另外一方面，借鑑CsA對於資源與機會轉換率的盤點，將更有助於社會

正義的實踐。例如，檢視「生生有平板」之實際落差，諸如給予學生使用平

板的便利性，但學生是否真的會用來學習？是否有網路設備可以連線？如何

能有效用於自主學習？這些問題涉及個人、社會與環境等層面；若能加上資

源與機會的轉換因素分析，這應能再擴大主體能動性的空間。最後，

Foucault的治理性分析當然有助於「學習化導向」的批判，特別是對於制度

性規範的質疑，雖然後結構論述的特長在於指出不合理之處，而非問題的解

決，若能以Foucault的治理性分析來思考主體能動性與自由的本質，從而得

以更邁向真正以人為目的之教與學實踐。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探討AI時代「學習化導向」的教育治理問題，學校教育雖從知

識傳遞轉向學習者素養的強調，結果卻讓學習手段或工具應用凌駕於學習者

與教育目的之上。鑑於CsA可作為教育正義和個人自由選擇的重要參照，它

能對傳統教育社會觀點提出挑戰，能對教育治理和主體化技術提出深刻反

思，並對「學習化導向」的反思與調整發揮關鍵作用。根據前述問題分析與

理論研究，本研究結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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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數據治理與AI技術應用對教育治理具有正、反兩面的影響  

數據治理和AI技術的快速發展推動了教育從傳統知識傳遞模式向個體

素養提升轉變，又更進一步促動教育治理模式的變化。在這一過程中，能力

本位社會學觀點能夠提供一種新框架來審視和應對AI時代下知識生產與主

體化技術的挑戰，這樣的理論架構也有助於理解制度性規範對個體能動性之

間的關係。  

(二) 二十一世紀「學習化導向」可能造成教育手段與目的的異化

現象  

AI數位技術的廣泛應用進一步擴大了全球化的影響範圍，數位學習的

興起雖促進了教育質量的提升，並強化了終身學習能力與數位素養在競爭力

中的關鍵角色。然而，「學習化導向」也引發了教育目的可能被工具化的深

刻反思，這提醒教育實踐在追求技術進步的同時，仍應堅持以人為本之教育

價值，並避免手段與目的的異化現象。  

(三) 晚期Foucault的權力類型與治理性分析有助於AI時代「學習

化」問題的思考   

晚期Foucault的權力理論揭示了教育機構作為社會控制和權力運作的核

心場域，對知識生產和個體行為有著深遠影響。隨著AI、大數據和演算法

的融合，教育治理日益技術化，這引發了對教育手段與目的關係的質疑。透

過晚期Foucault的治理性概念，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學習化導向」如何

在新技術背景下影響教育治理。  

(四) 整合制度性規範與主體能動性之能力本位教育社會學觀點具

有應用價值   

面對AI時代「學習化導向」所面臨的教育治理挑戰，CsA應具有整合

Parsons、Giddens、晚期Foucault之理論優勢，這樣的整合性觀點是有助於

審視AI、大數據和演算法如何造成教育手段與目的之異化，透過技術化導

向的批判，據以確保教育能夠真正以人為本，支持個體實質自由與能力的開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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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 AI技術對教育公平與適應發展之影響應是教育社會學研究的

新課題  

教育社會學研究應關注AI技術在教育領域中的廣泛應用，它們將會如

何衝擊教育公平之研究？特別是AI應用的新數位落差現象，是否會對不同

社會經濟地位、性別或族群學生獲得教育資源和機會出現不公平？數位化與

平台化是否會加大新自由主義與教育市場化的發展？相關議題的關注，應有

助於教育社會學理論與實踐的創新。  

(二) 「學習化導向」的批判與分析將可擴展學校教育的多角度觀察 

後續研究可更深入分析「學習化導向」對學校教育功能、課程知識社會

學、教師專業化，以及學生次文化的潛在影響，相關議題的關注將有助未來

學校教育與社會變遷的趨勢掌握與問題因應。  

(三) CsA與教育社會學主要理論的比較與整合具前瞻研究價值  

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討CsA與重要教育社會學理論（如結構功能論、衝

突理論、符號互動論、女性主義）的異同，例如，AI機器人與人類之間的

親密性，這讓原本僅存於人際之間的互動與情感關係，被擴及到人與機器人

之間，而此變化便讓傳統符號互動論不再完全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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